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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8点 50分，记

者来到吴东宾馆240室。刚进
门，就听见高敬德在打电话，
“喂，你们放心，钱已取出来
了。银行就在旁边，取钱很快
的呀。你们还要半个小时才能
到啊。好，我等你们。”他诡秘
地告诉记者，已通知药监局，

药贩一露面，他们就出手。
这次钓出的地下药贩在

圈内名气很大，人称老郑，安
徽淮南人，走街串巷低价非法

收购药品，再倒手卖给医院，
活动能力很强。为结识老郑，

高敬德着实花了番功夫，花
500元买通线人，才让对方相
信自己是民营医院的老板。

一个半月前，两人在夫子
庙初次见面，老郑带来40多
种药品，“都是样品，质量绝
对保证。”高敬德干过医药公

司经理，与老郑讲起行话，什
么批号、化学成分、哪儿生产
的之类，一番忽悠后，令老郑
这个老江湖打消了疑虑。

老郑开出的价格比市场

价低出两三成，双方谈妥后，
经过数次电话沟通，最后确定

于6月7日上午9点交易，地
点在状元楼大门口。前天，高
敬德将情况通报给南京市药
监局稽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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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44分，老郑打

来电话，“我们到了，你带钱
来吧。”“好，马上到。”放下
电话，高敬德当即通知药监
局，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早
已埋伏在状元楼，看到药贩的
汽车了。”

从吴东宾馆到状元楼步

行不过10分钟，在贡院街，药
监局一穿蓝色 T恤的稽查人
员拦住高敬德，低声道，“就
说我是你的同伙，其他别
管。” 两人来到状元楼停车
场，一穿浅色上衣的瘦男子迎
上前来。

“老郑，货呢？我先要看
货，才能付钱。”高敬德装着
很着急的样子问。“这儿人太
多，不好交易，这么多药你咋
验呢？还是到你宾馆吧，方便
些。”

老郑叫司机先把车开到

吴东宾馆，自己则和高敬德一
起步行到宾馆。在240房，老
郑拎出一个纸箱，里面全是
药。他拿出一张清单，上面详
细列出 23种药品的名称、价
格。
“不对呀，我要的是两箱

货，你只带来一箱，怎么变了
呀。”看完药，高敬德说。
“这是一半货，你先付

3.8万元。付款后，我再拿来另
一箱，你再付给我 3.8万元。

怎么样？”但高敬德死活不让
步，非要对方把7万多元的药
品全部带来才付款，他还取出
银行卡给老郑看，“我的钱都
在卡里，下楼就取出来了。货
不全，不付款。”争执间，高敬
德领口内的微型话筒露了出

来，老郑二话不说，拎起药箱，
拔腿下楼，拦了一辆的士，扬
长而去。便衣稽查迅速跟随下
楼，钻进门口一辆汽车，尾追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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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小时后，高敬德拨

通药监局稽查人员电话，得
知 “已跟踪至下关了”。稽
查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他
们已锁定这个药贩，准备彻
底端掉这个非法贩卖药品的
窝点。

老郑的药品来自何处？

高敬德画出线路图，许多人
将医保卡里的药取出来，或
是看病多开出一周至两个月
的用药，老郑都以 4折价格
收购过来，加价卖给民营医
院，从中牟利。

国家药监局今年发布 26

号令明确规定 “严禁收购药
品”，违令者予以交易额两至
三倍的罚款，交易额达5万元
的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老郑
这次只带 3.8万元的药品来，
他知道达5万元要坐牢，所以
分两次交易。他太狡猾了。”

高敬德咬着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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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天前，江宁开发区南
通四建一工地上，一年仅 18

岁的民工，从塔吊上摔下，一
条腿摔断。在医院住了几天
后，该民工就被工地方接回，
每天躺在阴暗潮湿的工棚
里，和一根拐杖相伴。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位
于河海大学南侧的南通四建

工地上，在一名民工指点下，
找到了受伤民工住的工棚。这
是一个可以拆卸的活动板房，
高2层，受伤的民工就住在底
层一间约 15平方米的工棚
里，里面摆放了10张架子床。

房间里阴暗、潮湿，有一

股霉味。受伤民工王某坐在一
张椅子上，手捧着一本小人书，
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额头上滚
下，“这里太热太闷了。”

王某说，今年3月份，他
和父亲来到这家工地干活，
父亲是瓦匠。“我刚到工地

时，跟一个师傅学开塔吊。出
事那天 (4月 17日下午 3
点)，天上下着雨，我从塔吊
上下来，不小心踩滑了，从
10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左小
腿粉碎性骨折，头也破了。”

王某说，随后他被送到江宁
区人民医院，花了1万多元

医药费，几天后，就被接回。
回到工棚后，王某整天

躺在床上养伤，下地时，他只
好拄着拐杖，“有时父亲也
买一些鱼肉给我吃。”王某
告诉记者，“摔伤后，工地没
给一分钱营养费和误工费，

工资还要到年底才发。每天
只能靠饭卡吃饭，其他什么
也没有。”
“有时寂寞时，就在工

棚里看看书，现在还能到哪
里去呢。”王某无奈地说。

谈到为什么不回南通老

家养伤时，王某显得非常沮
丧，“母亲在家种田，还有一
个奶奶，她们都很忙，哪有时
间来管我啊！”王某表示，6
月 17日，还要去医院检查
一下，到时的费用由谁来承
担，现在都不敢想，只希望自

己的腿能尽快好起来。
昨天下午，当记者来到

工地项目部，其负责人不在，
一名安全员表示，“负责人
都出去了，他们很少来工地。
我们从没有听说过有工人受
伤啊，是不是搞错了，你最好

再问问清楚吧！”
GH 昨天下午，记者从

雨花台区安监局了解到，一
名 20多岁云南籍民工，在
滨江开发一幢高楼上施工
时，不慎坠落，在送到梅山铁
矿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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